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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结构”互构视角下新时代

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结构模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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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素养是未来老年教育教师胜任数字化教学所必备的关键素养。基于“行动者—结构”互构理

论，对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进行内涵解读，并通过比较和分析国内外教师数字素养结构的研究成果，从意识与态

度、知识与技能、伦理与道德三个层面对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进行构建，该结构模型包含数字意识、数
字认同、数字教育、数字技术、数字社会、数字伦理和数字规范七个模块。新时代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

的构建，可为老年教育教师相关政策制度和标准体系的制定、数字化教师培养体系的更新、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教师

管理模式的完善，以及教师自身数字素养与能力的提升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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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构筑了一

个数字化的独特空间。随着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

兴起，数字素养已成为新时代教师胜任数字化教学

工作必备的关键素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规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都强调了

教师数 字 化 素 养 的 重 要 作 用 并 提 出 切 实 可 行 的

措施。
在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老

年教育已经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老年教育的核心参与者，老年教育教师的数字素

养直接关系到新时代老年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因此，如何培养具有数字素养的新型老年教育教师，

已经成为当下老年教育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行

动者———结构”互构理论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

论，它将结构看作理解行动者行为的核心要素，不仅

认识到结构对行动的规制作用，同时也注意到行动

对结构的建构作用。基于该理论探究老年教育教师

数字素养结构，既可以对外部情境结构与老年教育

教师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梳理，也可对教师这一主

体内部结构的不确定性进行探究。在这一理论视角

下，探究能够体现新时代要求的老年教育教师数字

素养结构模型，旨在丰富和深化老年教育的研究成

果，并为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及其专业能

力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构建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

型的理论基础

( 一)“行动者———结构”互构理论及阐释

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行动者———结

构”理论强调结构的搭建与塑造作用，关注行动过

程的动态演化与动员，重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1］

“行动者———结 构”最 初 来 源 于 安 东 尼·吉 登 斯

( Anthony 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2］吉登斯认为，行

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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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现象系列，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这种二重

性意味着双向的建构关系。［3］具体来说，结构并不

是完全外在于个人的，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

动者以主动性，结构在建构行动者的具体实践行动

中又被行动者建构出来，这种行动与结构之间相互

依持、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社会实践场域中。［4］

行动者在不断变化的情境场域中进行对话和互动，

同时设想各种选择并进行实践和评估，有意识地对

这些选择进行重构。此外，吉登斯还将结构视为一

种“虚拟的秩序”，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 一是知识;

二是社会实践; 三是能力。［5］在“行动者—结构”互

动架构中，行动者认知属性中的知识获得和理解部

分，是作为行动的内在因素存在的; 行动者的实践意

识和实践能力，是作为行动的外在因素存在的，二者

相互依存，并随行动者作用的具体情境场域而发生

改变，内外因素的相加与统整，便构成了行动者与结

构的互构存在和作用发挥。因而，这一互构过程就

是一个由主观内在生成阶段向外在实践运作阶段转

化的过程。［6］我国刘泱育在其研究中指出，在深度

媒介化时代，“互型”在“型构”的关系性、过程性思

维的基础上叠加了中介化思维，而“互构”这一核心

概念的 体 现 的 就 是 关 系 性、过 程 性 和 中 介 化 思

维。［7］可见，“行动者———结构”互构理论既关注在

行动中的行动者，又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确定行动的

意义，同时看到了结构对行动的规制作用以及行动

对结构的建构作用，它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

思考方向与视角。
( 二)“行动者———结构”互构理论视角下的老

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

素养是激发个体内部心智运作机制中认知、技

能、情意等行动的先决条件，可协助个体成功地适应

外部生活环境情境和各种多元社会场域。［8］因此，

我们可以在“行动者———结构”互构的框架下考虑

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 如图 1 所示) 。一是

老年教育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被认为是人和物质环

境互动的过程，其数字素养是指个体在与老年教育

教学的各种外部情境互动过程中所涉及的实践知

识、能力与态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教师通过统整

内部对老年教育教学相应情境的认知、技能与情意

等复杂心智活动，进而展现教学实践行为。因此，数

字素养是老年教育教师在个体行动中建构出来的，

同时又存在于教师的具体教学实践行动中，体现出

行动者与结构双向的建构关系。二是“行动者———
结构”互构理论认为，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依存、
互为辩证关系反映在社会实践场域中，具有情境性

特征。［9］老年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不是独立存在

的，而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和情境中逐渐生成并发

展起来的。因此，其素养结构会随着老年教育与数

字技术的发展重组，不断适应老年教育教学情境场

域的需要或挑战，体现出情境性的特征。三是在老

年教育数学实践活动中，教师依赖内在心智机制，包

括对数字化教学的认知、技能、情意等因素。可将其

作为教学实践的驱动条件。在心智机制的驱动下，

老年教育教师需不断构建实践教学活动中所必需的

素养，以胜任在数字化教学场域中的角色行为要

求，［10］体现出行动者内在因素与进行实践的外在情

境因素之间是相互依存与相互建构的关系。因此，

个体行动、心智机制和情境需求共同决定了在探究

老年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时，需要以结构要素的形

式来表现。可见，“行动者———结构”互构理论中的

结构构成与行为主体的实践互构观点，为老年教育

教师数字素养结构维度的探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

视角。

图 1 “行动者———结构”互构运行机制与教师素养的内涵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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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的

构建

( 一) 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解读

根据学者唐纳德·舍恩提出的专业实践认识论

中的素养理论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素养是具有需求

取向的，它和专业工作职位、社会角色与个人计划有

关，必须符合个人生活情境场域的需要或挑战。［11］

数字素养就是信息素养在数字化时代的升华与拓

展，这一概念于 1994 年由以色列学者阿尔卡来提

出，后来欧盟把数字素养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并将其作为欧盟八大核心素养之一。［12］一般认为，

数字素养是个体在遵循信息伦理的基础上，在大数

据时代的数字社会里生活、学习和工作能力的总

称。［13］老年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在数字技术与老年

教育深度融合过程中发展而来，结合普通教师承担

的三大工作，［14］考虑老年教育教师职业教育对象和

内容的特殊性，我们认为，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是

指教师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有意识地运用最合适的

数字技术来开展老年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等相关工作，并在此过程中与外部教学环境相互作

用、持续内化，而形成的数字化知识、技能和情意的

统称。
进入 21 世纪，“数字技术 + 老年教育”的教育

形态得到全面更新。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在内部

个体行动逻辑和外部社会宏观环境的共同作用下，

呈现出新的内涵特征: 一是数字素养概念与内涵的

动态发展性。伴随着计算机、媒体等数字技术的不

断发展，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已由最初强调掌握数

字化教学技术应用的一般技能，逐步向创造性地使

用数字化教学技术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等综合

素养方向转变。［15］二是数字素养构成与应用环境的

多样复杂性。从内部构成上看，除了数字素养所需

的多元要素外，教师自身的数字素养水平也受到性

别、年龄、教龄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加上老年教学环

境的复杂多变，奠定了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多

样复杂性特征。三是数字技术与老年教育领域的交

叉融合性。从功能性角度看，“素养”是一个动态整

合的概念，老年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正是由教育教

学中的各种活动与数字技术不断融合与创新发展而

来。数字技术与老年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决定

了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具有融合性的特征。四是

数字技术与老年教育场域的情境适应性。在整个教

育系统向数字化方向转型进程中，老年教育领域出

现的全新变革不断更新着原有教育场域的教学样

态，为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真

实的数字化场景，也对老年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提

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内

容与结构会根据时代背景和教学环境的不同而发生

变化，呈现出情境性特征。
( 二) 国内外有关教师数字素养的综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产生了大量有关数字

素养的标准、报告、项目、计划等富有影响力的成果。
这些成果在全球数字素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有关教师数字素养结构的研究也在逐

渐深化，很多国际组织如 JISC、ALA 等，为教师数字

素养和数字能力制定了执行标准，目的在于指导未

来的教育工作者将数字素养与技能融入课程和教学

活动中。这些研究成果为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

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教师数字素养作为一个新提出的概念，其内涵

丰富。但是，由于这一概念涉及的相关模型和框架

类型繁多，学者对于这一概念尚未形成共识。此外，

目前大多数关于教师数字素养与能力的研究主要针

对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和职业学校教师，对于老年

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研究相对较少。面对数字化时

代的机遇与挑战，老年教育也应深入探究老年教育

教师的数字素养，建立特有的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

型，为提升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提供方向。
( 三) 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的维度

建构

从上述对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和概念阐释可

知，素养结构通常由知识、能力等智力因素与非智力

因素构成，素养的关系结构可以表述为“素养 = ( 知

识 + 能力) 态度”，［16］这也为我们建构老年教育教

师数字素养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行动

者—结构”互构视角下，教育教学活动是教师实现

职业功能的过程，是由教师个体行为所构成的。老

年教育教师作为行动主体在教育教学中是被赋予各

种各样的“意义”，其专业发展强调的是自身学习意

识及行为的过程性和养成性，而这种“意识”和“行

为”是通过素养的供给获取的，这自然会影响素养

结构维度的选择性构建。［17］根据上述行动者与结构

互构过程中内外在因素存在的作用机理，我们应从

数字意识与态度、数字知识与能力、数字伦理与道德

三个层面构建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
在新时代背景下，持续的教学实践以及与周围

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不仅促进了老年教育的发展，而

且在数字化教育场域中引发了未来职业分工与定位

的重构，这一过程也赋予了教师新的“意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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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老年教育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既要考

虑未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赋能，又要充分考虑教

育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技术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以及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与诉求、社会对技术应用的

规范与约束等。［18］因此，对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

进行探究，需要充分考虑教育领域、技术领域和社会

领域三个方面的内容。结合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

的内涵特征，参考并借鉴现有的教师数字素养及能

力的维度划分，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素养结构应包含

的基本结构要素进行细化，构建老年教育教师数字

素养的结构模型。其中，意识态度层处于老年教育

教师数字素养结构的核心，包含了数字意识和数字

认同两个部分; 知识技能层处于中间部分，涉及数字

教育、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三个部分; 伦理道德层位

于结构的最外层，在整个素养结构中发挥着调控作

用，包含数字伦理和数字规范两个部分。构建该结

构模型旨在为今后国内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能力

的培训和发展提供参考，从而全面提升教师使用数

字开展教学的意识、知识水平，促进新时代老年教育

的发展( 如图 2 所示) 。

图 2 新时代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

三、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的

构成要素分析

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可分为三个层

次，共七大模块。该结构模式为“同心辐射式”( 素

养各要素之间呈同心圆结构排列，以一个或几个并

列的素养为核心，其他素养向外辐射排列) 。［19］以下

是对结构模型的各个模块的要素分析。
( 一) 意识态度层

数字素养中的意识与态度层处于核心位置，包

含数字意识与数字认同，是影响老年教育教师数字

素养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

养要素。［20］

1． 数字意识

数字意识是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的核心

要素。一是在老年教育数字化变革中，教师应树立

新教学环境下的角色意识，认识到自身在老年教育

数字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从事老年教育的

教师应充分理解数字技术在老年教育中的价值和意

义，并具备主动学习和掌握数字技术相关知识的意

识与态度。三是教师要具备在老年教育教学活动中

合理应用数字技术的意识，并善于发现和解决数字

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问题，教师要善于自

我反思，不断推动数字技术手段与老年教育教学的

融合与创新。
2． 数字认同

老年教育教师一是要充分理解数字技术变革的

作用和影响，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在老年教育活动

中得之充分应用的现实可能和未来职能，对于数字

技术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给予充分认同。二是要认同

数字技术在老年教育领域应用的价值和意义，认识

到数字技术的融入对老年教育形态变革的作用，理

性看待数字技术的优劣势，以积极的心态应对老年

教育的数字化变革。
( 二) 知识技能层

1． 数字教育

数字教育维度主要表现为教师要对数字化时代

的老年教育生态有清晰的认识。教师要树立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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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教育教学观，要具备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教与

学活动的能力，并且能够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在老年

教育的应用场景。基于教师具体的工作内容，将数

字教育维度的素养内容划分为数字教学、数字科研

和数字办公三个部分。
数字教学。老年教育教师一是需要理解数字化

教育环境对教学活动的影响，以便适应老年教育教

学模式、对象、环境、内容等的变化。二是要树立正

确的数字化教学思维，创建老年教育教师和老年学

员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下的人技协同课堂。三是要积

极掌握数字化教学工具，并推动数字技术与日常教

学的融合，创新性地应用数字化教学工具开展老年

教育教学、评价、管理等工作，实现老年教育教学活

动的创新性发展。
数字科研。老年教育教师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

术的优势开展教学研究，并利用数字技术解决自身

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包括: 了解本专业

数字科研流程与趋势，加强老年教育领域数字技术

应用的研究; 能使用常见的数字科研工具和与老年

教育相关的特定数字科研工具和软件; 会操作科研

管理信息系统，熟悉科研论文或课题的在线投稿、网
上申报等系列操作。

数字办公。要求老年教育教师能够掌握工作过

程中涉及的数字化办公的基本技能，包括但不限于:

会使用 Microsoft Office 等常用办公软件，以便高效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会操作打印机、复印机等数字化

办公的硬件设备; 能对数字信息进行管理，包括对老

年教育及其他相关信息资源的检索、组织、共享等;

能够操作有关老年学员、图书资源及后勤服务等各

类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2． 数字技术

掌握数字技术的实现逻辑是数字素养的高阶能

力，老年教育教师数字技术维度的素养内容包括数

字基础技术和本专业数字化两方面。
数字基础技术。老年教育教师应具备包括基础

的数字化技术认知、基本的数字化软硬件操作等能

力，具体涉及的知识与技能有: 一是能够主动使用数

字化设备，并且能够根据个人的教学需求对应用程

序及应用软件进行筛选、安装和使用; 二是会设置网

络连接和使用网络服务等数字技术基础操作; 三是

能够对老年教育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进行统

计、处理与分析等; 四是了解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认清数字技术在老年教

育领域的发展趋势。
本专业数字化。根据各学科专业不同，教师需

要根据自己在老年教育特定领域从事的教学活动选

择性地掌握数字化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本专业

的数字化素养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属于递进选修

式的素养。老年教育教师在这一层面需要掌握的内

容和技能包括: 会使用本专业特定的数字化软硬件

工具开展教学活动; 利用有效的数字技术和资源满

足老年学员多样的学习需求; 了解本专业数字化的

发展趋势，实现持续性专业发展。
3． 数字社会

老年教育教师需要关注数字化对社会的影响，

注重数字技术应用的适度性与合理性。因此，数字

社会维度主要包括数字社交、数字安全和数字责任

三个方面。
数字社交。老年教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需的

数字化社交知识与技能有: 一是了解数字社交媒体

或社交平台在老年教育活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是能

够与老年学员进行线上互动，例如在线教学、远程指

导、虚拟操作等; 三是熟悉常用社交软件，能利用社

交网站和各类社交媒体或平台，与领导、同事、老年

学员等进行有效地交流，在维持自己线下社交的同

时，拓展线上社交网络。
数字安全。老年教育教师在数字化工作过程中

应掌握数字安全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有: 一是了解当

前数字安全的形势与发展趋势; 二是在老年教育教

学中能安全操作数字化软硬件设备; 三是注重数据

信息的使用安全，具备良好的数据鉴别与筛选能力，

确保在老年教育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类数据信息

是安全可靠的; 四是注意隐私安全，在信息共享过程

中保护个人和老年学员的隐私。
数字责任。作为公共价值的传递者，教师应重

视教育数字化功能中责任的内化和培养两个方面。
一是老年教育教师应承担作为数字公民应履行的社

会价值责任，树立良好的数字化学习典范; 二是作为

老年教育工作者，教师对老年学员数字素养的培养

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老年教育教师还应具备良好的

数字影响力和引领力。
( 三) 伦理道德层

伦理道德是公民在数字社会需要遵守的基本准

则规范，也是老年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调控中不可

缺少的要素，贯穿整个素养结构模型。
1． 数字伦理

面对不断发展的数字化教育环境，数字化教学

应用所引发的社会伦理、公平正义等问题需要教师

特别关注。老年教育教师需要了解数字技术发展可

能引发的社会伦理安全问题，关注老年学员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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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遇到的数字技术使用障碍和数字鸿沟等一般

性问题。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需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

教育理念，同时了解数字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尊重数字技术使用的道德规范和原则。此外，教师

应自觉维护老年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公平正义，在数

字化教学过程中反思自身道德行为，形成数字时代

必备的伦理智慧。
2． 数字规范

数字技术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在老年教育领域

的应用过程中可能引发使用规范问题。对此，老年

教育教师一是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相关的法律法

规，了解相应的法律知识与运用准则; 二是遵守现行

的老年教育数字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关注数字技术

在教学使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规范性问题，确保数

字技术的合理应用; 三是教师应积极营造健康有序

的数字化学习环境，确保老年学员数字化学习过程

严格规范，且能有效监测和评价。
以上结构模型中各维度的要素之间不是相互独

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21］因此，为抓住数

字化时代老年教育面临的机遇并应对挑战，必须从

数字意识与态度入手，提高教师的数字化知识水平

与技能，并运用数字化时代的伦理道德原则进行调

适，不断提升老年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

四、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的

应用

在“行动者—结构”互构视角下，老年教育教师

的数字素养是指个体在内部情境中的社会心智运作

机制，以及在互动过程中涉及行为主体的知识、能力

与意识等要素的综合体现。因此，老年教育教师数

字素养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主体发力与

外部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尝试从政策主体、培训主体、办学主体和教

学主体四个方面对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

的应用进行分析。
( 一) 政策主体: 为制定老年教育教师相关政策

制度和标准体系提供参照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的保障条件。因此，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要做好统筹

管理与宏观调控，为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提供政策

支持与制度保障。［22］一是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

构模型的构建有利于国家有关部门、相关领域专家、
学者进一步厘清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与外

延，并结合我国老年教育改革与数字技术不断发展

需求，明确可持续发展的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标

准，为我国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指明方

向。［23］二是可以为政府建立老年教育教师职业资格

认证制度和在岗教师数字素养能力考核制度提供有

益参考，这两项制度应适当增加对老年教育教师数

字素养结构模型中所涉及的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的考

察，从而进一步完善老年教育教师职业标准体系。
三是政府可参照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

深度剖析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状况，细分

数字素养的评价指标要素，这样做有助于因地制宜

建立可供各地老年教育学校参照的教师数字素养评

价体系和有效的激励保障体系，为教师的数字素养

提升提供支持与保障。［24］

( 二) 培训主体: 为更新数字化教师培养体系提

供遵循

教师培训是推动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也

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25］老年教育教师

数字素养培训质量将直接影响教师的数字素养和教

育教学水平。因而，该结构模型的构建可为老年教

育教师的培训工作提供借鉴。一是在老年教育教师

入职培训中，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培训机构可以根

据数字素养结构模型，对教师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工作，组织新入职教师系统地学习数字素养知识和

技能，并进一步优化数字化背景下老年教育教师培

养方案; 二是在老年教育教师职后培训中，根据老年

教育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现状，结合结构模型各维度

的要求，不断更新与拓展教师数字素养培训内容，同

时根据教师专业水平和老年学员的需求逐级设置培

训目标，从而动态且持续地提升教师数字素养能力

水平; 三是对教师数字素养的不断探究，可以使社会

相关各界认识到数字素养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从

社会层面不断优化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培养和培

训资源，充分与数字技术联结，通过跨区域跨领域整

合培训资源，构建线上与线下混合式的老年教育教

师数字素养培养模式。［26］因此，该结构模型可为创

新教师数字化培养体系、促进老年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实现教师培养和培训的深度融合与一体化发展

提供助力。
( 三) 办学主体: 为完善数字技术支持下教师管

理模式提供方向

学校是教育实施和发展的主要阵地，在落实教

师素养培育方面起支撑和带动作用。［27］老年教育教

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的构建一是可为学校确定老年

教育教师的聘用与考核标准提供参考。老年教育学

校可以参考结构模型制定本校教师岗位聘用、绩效

考核标准等。通过提高数字素养评分权重，督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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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教学单位和教师个人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持

续发展和提升。二是学校可进一步建立老年教育教

师数字素养培养资源库与数字素养档案，完善教师

管理模式，加强对老年教育教师的常态化管理。三

是学校可以根据结构模型中对老年教育教师数字技

术应用的要求，加大投入力度，建设开放共享的数字

化校园环境，为教师提供良好的数字化硬件环境和

软件环境，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素质培养提供指

引。［28］同时，对老年教育学校来说，完善数字技术支

持下的教师管理模式，可以不断鼓励更多的老年教

育教师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三大工作中，促进本校教师的数字技术能力和

教育教学能力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9］并逐渐融入

老年教育数字化文化中。
( 四) 教学主体: 为教师提升自身数字素养与能

力提供指导

教师自身的内部因素，是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

关键。随着老年教育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很多

学校在教育数字化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教师

队伍的数字化水平整体不高，老年教育教师利用数

字技术、资源进行课堂教学的能力有待提高。面对

数字化时代对老年教育教师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教

师更需要具备主动建构数字素养的积极性。［30］一是

老年教育教师可以依据数字素养结构模型中的各要

素指标，进行自我反思与调控，及时更新数字时代背

景下老年教育教学观念，端正数字化学习态度，树立

提升自身数字素养的能动性; 二是该模型有助于教

师在数字化老年教育环境下，扩展数字知识学习，保

持主动学习心态，建立终身学习机制，不断优化与老

年教育相适应的数字素养结构。另外，数字素养强

调数字技能的应用能力，这能够促使教师不断关注

新时代数字技术在老年教育中的发展动态，在了解、
掌握基本的数字化知识和技能之后，借助新兴数字

技术开展老年教育教学实践，将数字技术贯穿教学

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环节，充分发挥数字技

术在变革传统老年教育生态上的作用。［31］因此，老

年教育教师应参照该素养结构模型，发挥主观能动

性，不断调整与优化自身数字素养结构，改进教学应

用与实践，以便早日成为具备较高数字素养与能力

的新型老年教育教师。

五、结束语

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与结构是动态

的，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为回应老年教

育数字化进程对教师素养提出的新要求，本研究结

合数字化时代我国老年教育的形态以及国内外对数

字素养的相关研究，提出了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

结构模型，希望能够为新时代老年教育教师的教育

培养与教学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我们希

望通过这一模型，逐步培养出能够适应数字时代要

求的老年教育师资队伍，满足新时代教育变革、技术

发展及社会转型的人才培养需求，从而推动老年教

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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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Structural Model of Elderly Education Teachers’Digital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Actor-Structure”Inter-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XIA Min1，SHI Xiao-wei2，SUN Li-xin2

( 1． College of Geriatric Education，Ningbo Open University，Ningbo 315016;

2．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000，China)

【Abstract】Digital literacy is the key literacy for future elderly education teachers to be competent in digital teach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Actor-Structure”inter-construction，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of elderly education teachers，
and constructs the structure model of digital literacy of elderly education teachers from three aspects of consciousness and attitude，

knowledge and skills，ethics and morality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igital literacy structure of tea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structural model contains seven modules of digital awareness，digital identity，digital education，digital technol-
ogy，digital society，digital ethics and digital norm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structure model of elderly education teach-
ers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y and standard systems for teachers in elderly education，updating the digital
teacher training system，improving the teacher management model under the support of digital technology，and improving teachers’own
digital literacy and abili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elderly education teacher; digital literacy; “Actor-Structure”inter-construction theory; structur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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